关于推动“全国生物系统学学术论坛”和学科发展倡议书
生物系统学是探讨阶元内和阶元间的演化关系、研究物种分化与形成机制、明确不同阶元的分布格局及物种多样性形成的学科，是生命科学及其分支科学的基础。生物系统学在学科发展的同时，为生物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有害生物的防治、濒危生物的保护、人类健康的保障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科学依据。
生物系统学发源于以形态数据为主的经典分类学。地球生命门类繁多，不同类群间研究背景和历史不尽相同，甚至具有明显差异。总的来说，植物、脊椎动物等类群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目前更多的研究集中于系统发育学、种群遗传学、谱系地理学等方面。然而，作为生物中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真菌、原生生物、原核生物以及病毒，目前对于它们最基本的认识，如物种数量、地理分布等还远远不足，大量物种的鉴定还存在困难。由于目前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局限性，使传统的形态分类研究受到严重冲击，分类学人才队伍加速萎缩。从长远来看，最终的后果将直接影响生物系统学的发展。
在近年来大量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该学科正逐步发展为以解决进化生物学领域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为目标，通过广泛获取标本信息（分子、2D和3D形态信息等），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技术方法，综合应用化石、古生态、形态、分子和环境等方面的依据，依托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重建系统发育关系，探讨生物进化规律。尤其是系统学研究从种群思维向系统树或网络思维的转换，探讨宏观进化、微观进化和分子进化过程、机制和驱动力的统计假设检验研究范式已经形成。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系统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这一新趋势，有意识地突破类群的界限，掌握更多的技术方法并应用到特定类群的研究中去。

同时，分子系统学已经从单基因、多基因跨入了组学数据为主的大数据时代。国内学者在科学问题的发现、科学数据的积累、计算硬件资源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积累，并有大幅度提升的潜力，但是在理论、方法和软件开发等方面还非常薄弱。由于生物系统学涉及的生物学过程非常复杂，相关理论的研究、软件的开发有相当难度。对一些算法复杂的软件，正确的使用软件来分析数据也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此外，生物大数据（包括组学及形态学等）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高噪音导致的有效系统发育信息判断困难、数据局部缺失或比对错误引入的人为错误、海量数据分析需要的超高运算能力及新分析软件的研发、组学数据与形态学数据的整合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学科发展中有相应的战略布局和人才培养。
青年人才关系到生物系统学发展的未来。目前我国系统学青年人才队伍相比其他学科仍比较薄弱。主要原因在于：缺少独立的生物系统学专业（短期内可能无法实现），缺少系统的理论课程教学（生物系统学、进化生物学等课程开设较少，专业教师队伍不足）。因此，可以邀请国际知名专家，特别是软件的开发者来讲课，一方面介绍软件所使用到的数学模型和使用软件需要具备的数学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和参加者讨论具体的实际分析案例；同时推动国内科研院所和大学生物学教育基地的合作，通过培训班、科研实习等方式培育包括青年学者、博士后、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的新生后备力量；想方设法在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阶段，增加生物系统学相关课程的教学，激发学生钻研系统学的兴趣，使其掌握生物系统学的基础理论。对于刚刚开始从事生物系统学研究的青年工作者，老一辈专业人士应积极发挥引导帮助的作用，帮助其树立专业研究的信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保障其在生物系统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发展。
1） 我国生物系统学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发展迅速，优秀成果层出不穷，但在重大创新性成果方面还和欧美等国家存在差距。为推动我国生物系统学良性发展，参会代表共同倡议如下：

2） 建立全国生物系统学学术系列论坛，广聚各个生物类群学者、专家，定期交流、分享本领域优秀的研究成果；推动全国生物系统学研究群体和国际学术团体，如“生物系统学联合会”等的交流、合作与接轨。同时通过组织专刊、国际会议专题等方式，向世界发出我国生物系统学者的声音。
3） 加强保护传统的弱势学科，如形态分类学等，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同时鼓励整合性和交叉性的生物系统学创新研究（如新仪器和新软件的研发），开创形态分类学新的发展方向（例如形态特征的数字化与快速获取仪器、物种自动鉴定系统的研发等）。当然，这一方面需要有合适的契合点，不能为了交叉而交叉；另一方面，在对待或评价相关合作研究成果时，要制订更有效的政策，保证合作双方能够平等共享合作成果。
4） 加强生物系统学青年人才的培养。激活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生物系统学合作交流，并结合具体科研问题，邀请国内外专家举办培训班。建议中国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增加对生物系统学培训班的资助，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就生物系统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软件工具进行系统培训。

5） 针对大数据生物系统学加强生物系统学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议建立国家级的生物系统学信息中心，整合已经建立但分散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生物系统学研究和应用提供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建立类似于美国CIPRES的系统发育分析超算应用中心或云计算平台，面向全国系统学工作者提供系统发育分析计算服务。

6） 积极探索生物系统学的实践应用前景，力争通过生物系统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解决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如保障粮食安全与人类健康，解决重大农林有害生物防控问题，监测重要病原生物、重要文物生物病害监测和外来生物入侵动态等。从而提升生物系统学的学科影响力，获得更多国家及政府层面的重视。
7） 加强生物系统学研究群体与国家相关部委机构的交流、沟通及合作，如农业部、林业部、环保部、海关总署、检验检疫等部门，共同制定面向国际的、负责任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管理政策，保障研究人员和国家行政机构共同利益。如国内外标本的保存及检验检疫手续完善问题、快速联合鉴定有害生物、入侵生物等一系列共同话题。

8） 重视生物系统学的科学普及工作。生物系统学的研究成果不应束之高阁，有必要及时有效的将新成果新进展通过目前发达的媒体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同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博物馆，并尽可能建立国家层面的自然博物馆独立体系，全面展示我国生物系统学的优秀成果和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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